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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东有正史以来，即是土司制，土司多直袭当
地土猷旧势。大名鼎鼎的明正土司，就出身于牦
牛王的木雅甲波。牦牛王多，畜卜王呷尔王折拉
王不一而足，都是史前原生原住的牦牛种姓首领
们。木雅甲波属牦牛王之一，是尼木雅母糸的传
人。明正糸甲木参家族，甲木参是蒙语叫法，蕃语
叫坚赞，康话直称降泽，民间称其为甲拉。甲拉在
蕃巴口头上成了汉官。康人说甲拉是‘铁鼻’称
号，暗含‘有种’的意思。吐蕃兴起前，蕃域雅隆雅
鲁的牦牛六部，其主雅德杰与西出的木雅难解关
糸。康巴历来自立为王的事层出不穷，康巴王者

‘康泽杰’每由旄豪牦王把持。王豪们不立邦国，
都属锅庄主，锅庄是圆融社体‘戈措’，戈措兴伙耕
伙牧伙居伙食，这可是香格里拉胜境所描绘未及
的。这些事说起来一言难尽，细想已经是别于蕃
巴文化的康巴文化了，可别不存认。

贡嘎山西麓的色吾绒有块火烧房基，相传是
甲木参家族的祖祀地。色吾绒一带老地名尽与
牦牛木雅的旧闻故事牵联。木雅乡的牧居城子，
就是旄豪开市行商的产物，此处一度中转雅茶和
番马，是早于炉城的物流集散地，纵然小小的，也
还是有那点模样。最先起着达折朵和魁仑朵两
者作用，与碉门朵、察木朵、吉古朵成四方格局，
给古木雅王族长脸呢。到后来魁仑朵兴，取牧居
城子而代之，达朵和折朵共构成四朵中心第五
朵。也就在达折朵这儿，明正土司家族的历史长
歌，唱到了高潮。

旄豪活跃在秦汉时代，直追老三朝的犛孷。
牦王在孟蜀、南宋西陲宁边，都有所积极作为。元
朝开国，木雅甲波历任招讨司，指挥使，宣慰司。
入明，土司虽一度迟疑，仍然畏于皇威，谢迟附之
罪，受安抚、宣尉，进而继集长河西、宁远、鱼通三
地土职于自己一人之身。这事对牦牛木雅是洪
福。明万历年文书中即见‘明镇’之称。清初，皇
家就当他是‘内土司’了，另眼相看。这是历史。

虽然明正这大号出于大清因袭明朝旧制之
故，但明正土司宣政慰民、安边抚远很是得力。加
之秉承木雅甲波传统，众戈措措本们听其号召，已
然成了习惯。不由打箭炉厅不慎重启用明正，施
行羈縻怀揉，成就‘土流兼治’空前格局。西炉官
司民务少不得明正鼎力相助，乌拉差役柴草粮秣，
同知满意，朝廷就嘉奖，炉边便安宁。

明末清初，康区趋从反蒙形势，虽经由班禅
调停，却已成患。1651年身为土司的木雅王，继
白利王之后，被蒙古军阀和西藏第司‘处决’。
1700 年世袭土司色纳塔巴又被驻安良坝喇嘛寺
的蒙古营官昌泽列集所杀。经此大难后，其遗孀
贡喀及狐女桑吉逃到达折朵，所继两任女土司有
点儿名存实亡。桑吉嫁木坪，续一子二孙，返回
母族祖地，合打箭炉同知驻炉城，袭守世职。明
正不衰，只缘于牦牛王的民间故有威信和木雅甲
波地方豪强的实力，只缘于土司被皇帝准予世袭
的当然宿命。

1652年，明正土司携身兼百户的众措本清求
内附，因蒙藏多事暂受安抚。1666年，再次请求
内附，得以‘换发颁还’旧制印信。1701年，土妇
贡喀秉锅庄木鸦（木雅戈措）万二千户，再三内附，
保全身家。立清近两百年间，明正权袭明朝旧职，
长期末获大清当朝认定。迟在1825道光五年，土
职身份才由当朝认定，受‘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
慰使司’铜印。这印现藏四川博物馆，作为历史见
证，非同一般文物。1833年，明正经木坪归纳鱼
通长官。纵便如此，空头土司明正仍在1783年授
二品顶戴‘甲木屯巴’勇号。1792年，受顶戴，留
绘像于紫光阁。1809年，追封前三代为‘显武将
军’。尔后，1864 年领头品顶戴‘提都衔’。1905
年，受赏‘总兵’。世代明正，如是身家，煞实重要。

历来，长河西、宁远、鱼通，尽在明正职守中，
特任鱼通长官后，长河大渡的‘鱼通锁钥’布在雅
曲卡去了，与‘金沙锁钥’并呈雄关。还有，家庙金
刚寺主持，必定是甲木参家族男子，他拿起铃铛是
活佛，放下铃铛是土司，无可非议。这就该撒打点
闲聊的话儿出来：似乎康巴文化是让游客消闲而
不是让游客研究的。但提供人文旅游资源的方
家，应该研究康巴必须研究康巴吧，以至行政要研
究，学界研究更是本份。

明正土司

七月仲夏，自驾车向小金县行
驶，去参观历史上名声远扬的沃日官
寨，它也是乾隆大小金川之战的重要
战场之一。

过小金县城，车行四十余里，转
过几道山坳，远处，在藏寨的护卫下，
一座古碉拔地而起。朝阳的柔光轻
轻地洒在古碉上，在蓝色天幕的衬托
下，显得更加的伟岸雄奇了。沃日土
司官寨，清乾隆十五年（1750）由沃日
安抚司所建。“沃日”，藏语领地之意。
走过一道横跨沃日河的拱桥，便来到
了土司官寨碉楼下的广场。广场占
地约有二百余平米，前面有巍峨的护
卫碉和经堂碉，后面和左面是鳞次栉
比的藏族民居。这里的藏族民居一
般为四层，房屋外墙全用石头泥土砌
筑而成，所有的窗户边，用白色的石
灰水勾勒图案，外墙的底部及墙角处
用石灰水勾勒出形如高山峻岭的尖
角。民居的大门前都砌有花台，里面

花朵正竞相开放。
站在广场中央仰望，碉楼有十五

层高，约有二十余米，其外墙为片石垒
砌，并附建有经堂碉及过街楼，防御性
极强。整座碉楼在修建中，层层收分，
从墙面往上看，倾斜面在八十度左
右。到达碉楼顶，面积只有四平米左
右，在每一层楼里，都有外窄内宽的窗
户，是典型的堡垒式射击孔。在通往
碉楼顶的每一层房间内，都有一根独
木梯连接着。第一层为石材垒筑的实
心体，这种建筑方式为碉楼下大上小、
重心向内、稳定性强的特点奠定了牢
固的基础。碉楼内，水源路网环环相
通，仓储空间很大。第二层为放置日
常用品的地方，房门开在第三层，连接
地面的依然是一根独木梯，若遇敌人
来犯时，人们便从独木梯上攀援而上，
再将独木梯抽取。这样，一座碉楼就
固若金汤，只需从射击孔中射出箭，或
者从碉楼顶的四角扔下一块块巨石，

不管敌人是如何的孔武有力，还是拥
有如何的谋略，在碉楼面前都会束手
无策，最后只能选取最原始的进攻方
法——围而不攻。坐待碉楼里的人弹
尽粮绝之日，不过，人们在修建碉楼
时，已充分的考虑了这些因素，在每一
层楼里都储备了足够几年之需的食物
和水，这样，往往是围攻的人耐不住性
子，最后只好悻悻然退却。

在碉楼旁，有一座藏汉族元素巧妙
交融的建筑物，楼层高约十五米，碉楼
和住宅紧靠在一起，并以门、墙、廊、道、
梁柱等结构与住宅统为一体。事实上，
中国各地的碉楼绝大部分是与院落连
在一起，与院墙组合为一个防御体系，
是整个院落或围屋的附属性建筑。一
楼无门，正门在二楼，也是用独木梯连
接地面，人要进入楼内，就要从独木梯
上攀爬上去，再经过一道绘制有雪狮托
举吉祥宝物的小门，进入经堂内。从经
堂碉整体的建筑风格看，属于一座五层

三重檐、四角攒尖顶的单体建筑。它坐
西向东，呈长方形，系汉藏风格合一的
建筑。因为建筑物的屋面在顶部交汇
为一点，形成尖顶，因此具有这种风格
的建筑物就叫攒尖建筑。在清朝年间，
攒尖建筑在古建筑中大量存在，古典园
林中各种不同形式的亭子，如三角、四
角、五角、六角、八角、圆亭等都属攒尖
建筑。三楼屋顶，横梁木穿过石墙，每
一段都有一部分横空在外，每一面都有
五根横梁露在外面，暗合嘉绒藏族对单
数的崇拜。四楼至六楼的四面墙体全
用木板装饰而成，四角屋檐向外飞出，
檐口是象鼻昂，建筑装饰性较强，雕刻
精致，露在外面的木板上都雕刻有动、
植物的花纹，极为华丽，具有极强的晚
清风格。在六楼顶，是攒尖宫殿式的飞
檐，正中央为闪着金光的宝幢，与阳光
同辉，飞檐的四角象鼻昂底，悬垂着碗
口粗的铃铛，微风拂过，铃铛叮当作响，
犹如山间马铃声声入耳，诉说着久远的
故事。经堂碉和碉楼相互依存，在经堂
碉的三楼侧边有一道小门，有一条长约
五米的木质廊道，跨过两座建筑的空间
部分，与碉楼的三楼小门相连。这样，
既美化了建筑物，又增强了其实用性。
推开那扇古朴的房门，走进去，里面采
光效果较差，并无家具陈设，但墙面上
绘满佛教壁画。这些壁画的色泽、笔触
颇似唐卡，内容以佛像、佛教故事为
主。经楼的每道门板上，都绘制着神
兽、祥云、花瓣。当来到四楼时，一缕阳
光正从镂空的窗棂格子中穿透进来，在
木质地面上投下一块块白色的光圈，组
合成光怪陆离的形状，反射的光照亮了
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参观完沃日土司官寨的碉楼后，
经过一座民居门前，见一位头发花白
的老者微笑着用嘉绒语向我问好，我
与老人攀谈起来。在交谈中得知，老
人姓余，世代居住在这里。据老人
讲，清乾隆十五年（1750），沃日土司
因效忠清王朝，在“乾隆王打金川”战
役中身先士卒，始终冲锋在前，并将
家中的余粮无偿的供给清朝大军，因
为有功于朝廷，被晋封为安抚司职衔
（从五品）。眼前的这两座碉楼，就是
由授勋的安抚司主持修建的。

老人指着眼前的碉楼，惋惜地说，
经楼原有两座，现存的是南经楼，上世
纪四十年代中期重建，北经楼在1958
年被拆毁。乾隆年间，沃日在被授予
土司一职后，便着手修建起代表权利
与地位象征的碉楼、经堂碉及官寨。
三年后，所有的建筑圆满完工。一日，
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在一次公干途中，
途径沃日土司官寨时，被眼前绚丽的

美景及百姓富足的生活所吸引，一股
强烈的占有欲在心底膨胀起来。乾隆
三十六年（1773），小金川土司带领自
己的武装，强行攻占了沃日土司官寨
所在地。沃日土司色达拉只好带着自
己的儿子，逃离了家园，经过长途跋涉
来到京城告御状，乾隆皇帝派遣二十
万大军进山围剿。

清军在攻打小金川土司盘踞的沃
日土司官寨时，也颇费了一番周折，因
为有碉楼的庇护，清军进攻一再受挫，
那些土枪土炮，以及弓箭等，在高大
坚固的碉楼面前完全没有用武之
地。为了了解碉楼建筑的高度等数
据，清军派出一名探子，装扮成当地
的民众，左手提着羊毛兜，右手搓着
毛线来到碉楼旁，他爬上碉楼顶，将
手中一端拴着羊毛线的木杆往地面
慢慢的垂下，当触及到地面后，迅速
在羊毛线的另一端打上结，作上记
号。回到营地后，根据羊毛线的长
度，到老林里砍取了一根木头，做成独
木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清军派
出得力的干将，趁着夜色的掩护，抬着
独木梯，偷偷地架在了古碉上，清军从
独木梯上神不知鬼不觉的爬了上去，
从楼顶上慢慢地摸下去，守卫在里面
的小金川番兵，做梦都没有想到清军
会从空而降，只好缴械投降。

在沃日土司官寨的北面，有一座突
兀的山崖，当地人称其为龙灯碉。清军
在攻占沃日土司官寨后，以此为据点，
准备突破番兵的阻击，向小金县城进
发。为了快速的打通通往小金川的道
路，清军将领温福多次组织人马强攻，
然而由于龙灯碉易守难攻，一时间，山
梁上躺满了清军士兵的尸首。战争就
这样僵持着，一直持续了一年多。

在围攻龙灯碉时，温福指挥将士，
久攻不下。由于屯兵日久，围攻的清军
士兵士气松懈，情绪低落，而小金川番
兵日间藏匿在龙灯碉里，夜间则四出劫
营，官兵不胜其扰，防不胜防，防范日渐
松懈。某日，小金川番兵趁着夜色四面
进攻，突入营中，混战中，温福被流弹击
中身亡，清军望风溃散。海兰察率领部
分士卒突围出，沿途收集溃兵，于十二
日退至美诺。后来，清军的增援部队来
到沃日，加强了对龙灯碉的围攻力度，
加之龙灯碉上的守军弹尽粮绝，龙灯碉
才最终被完全占领。

而今龙灯碉上的硝烟如眼前沉
入逶迤山坳里的夕阳，不见身影，唯
见光照，早已消散在山谷里，那一座
座山堡也因为岁月的洗礼，风雨的磨
砺而只剩下残壁断垣，那些累累弹痕
在无声地诉说着久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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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人在旅途，我都是个比较
重视美食的人。在我看来，人生的很大
一部分愉悦就来自于美食；如果对美食
都持比较轻忽的态度，那这样的人生是
否值得过就有待商榷了。

先说说我们在抵达康定的头几天
所重温或享用的那些美食吧。

我们是去年 10 月 11 日晚到康的。
第二天上午起床后，我就带着初来乍
到的绍英去吃 108 梯巷口附近的丁三
哥牛杂汤了。

一人一碗牛杂汤，再，一个玉米锅
魁，一个油旋子——跟方方酥一样是康
定锅魁的一种。

热腾腾的牛杂汤端上来了。汤呈乳
白色，干货是牛杂，漂在皮面的是有白有
绿的芹菜段。闻着牛杂汤特有的、混羼
着芹菜味的香气，嚼着很劲道的牛杂，喝
着热呼呼、香喷喷的奶汤，佐着切成块
状、皮脆瓤松的玉米锅魁和油旋子，一种
生活多美好的感慨便油然而生了。

这之后，我又带着绍英往新市后街
走去——去吃大名鼎鼎的田凉粉了。

走得有些急，怕去晚了，凉粉卖完了。
“两碗凉粉！”一人一碗。
“哇，好吃！比家乡凉粉还好吃！”

绍英忍不住激赞起来。
“一人再来一碗？”
“先都吃胀了。改天再来嘛。”
于是，吃罢软滑劲道、香辣沁舌的

田凉粉，位于东关方向的大菜市场又成
了我们的下一目的地。

眼下，正是康定鲜牦牛肉大量上市
的季节。一番转悠后，我们秤了一大块
牛排骨和一大根棒子骨——提回去炖
牛骨汤。在康定，我有一套现作“夏室”
用的房子——以下简称夏室。

这次采购，还买了白土坎红皮萝卜、
达杠苹果、新核桃、柿子等特色果蔬。卖
新核桃的妇女说是它们是康定头道桥出
产的，不然这阵咋可能吃到新核桃嘛。

回夏室的路上，要经过将军桥头。
遂去桥东头的王家卤菜——老字号卤
菜店切了一大块卤牛肚，拌了一大份凉
拌七丝——里面有几种素菜就叫几丝，
还在别的店买了两个大锅魁。如此一
来，中午这餐就不用开火了。

这天晚上，我们就喝上了自己炖的

牦牛骨头汤，汤里，还放了芫荽碎。这汤
自然是香得很特别的了，香得在多年以
后的回忆中也仍能浮现出当时的味道。
说来，跟上午喝的牛杂汤也大差不差，只
是所放佐料一个是芹菜、一个是芫荽罢
了。同时，还吃了牛排骨上的肉和与排
骨合在一起煮了一晌的去皮萝卜——红
色萝卜皮被绍英用盐漤了，另有任用。

第二天中午，我们到安觉寺对面的
吕哥面馆吃了其招牌面——泡淑牛肉面。

第二天晚上，是美女诗人梅萨请吃
野生菌汤锅，尽管帐单是由后来赶来的
小说家尹向东抢着埋的——他赶来时
已吃过晚饭，让我们特觉得过意不去。
这次野生菌汤里的主打荤菜，是由跑山
鸡鸡块承担；所吃野生菌中，有我熟悉
的松茸、牛肝菌、獐子菌、鸡蛋菌、青菌
等——康定盛产野生菌，每到夏季，卖
野生菌的摊位可以铺满一条街。这次，
虽然牛肝菌菌盖的口感依然是滑刷爽
口的，不过若论最馋人的，却仍是非汤
莫属。有时，回忆起那在火焰上、陶锅
里翻来复去、百味竞放的汤的样子，仍
感香犹在舌。

第三天晚上，是到老友仁青卓玛家
吃她自家做的火锅，主打荤菜是新鲜牦
牛毛肚、牛肉。底料炒得不比外面的著
名火锅差，菜品新鲜又丰富，于是，这一
顿火锅是吃得巴适得板的。

以上三天所吃的美食种类，几乎囊
括了半个月来我们在康所涉的所有美食
种类：牛杂汤，牛骨汤，豌豆凉粉，卤菜，
锅盔，牛肉面，火锅（串串香），菌类菜
品。在笔者看来，美食所必须具备的两
个条件是：东西要好吃，品质有保证。而
关于菌类，在康定新都桥镇的一家小餐
馆，我们就先后吃了松茸炖鸡和大脚菇
炒肉片；关于火锅，我们在夏室也做过几
次，所买毛肚有水发的，也有买了一个整
的提回去亲自打整的；关于串串香，我们
总共到已开了近二十年的七星椒串串香
店去吃过四次吧；关于豌豆凉粉，除吃了
田凉粉外，还吃了另外两家也比较有名
的李凉粉和小兰凉粉，在老友周惠蓉家
里作客时，还吃了她特意早起去田凉粉
店所买的锅巴凉粉；关于锅盔，在牛杂汤
店所吃玉米锅魁和在李凉粉店所吃小锅
盔都是外脆里软、面香扑鼻的……

想来，康定美食跟康定美景一样，
都是铭刻在心，没齿难忘的。

■郑学富

现在的高考通知书都是由
学校印制，填上考中者的姓名，
由邮政快递送达即可。而在古
代，高考通知书无论是做工，还
是送达，都比现在还复杂、隆重。

科举制创始于隋，形成于
唐，完备于宋，强化于明，至清趋
向衰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武科考试正式废止，历经1300余
年。那时候的录取通知书成为

“榜贴”。唐代把金屑涂饰在笺
简上，作为进士及第到家报喜所
用。称为“榜贴”。宋曾敏行《独
醒杂志》卷四：“时第一名毕渐，
当时榜帖，偶然脱去渐字旁点
水，天下遂传名云毕斩 。”

最早的榜贴是泥金帖子，
“泥金”手法是中国传统的高档
装涂工艺，可见其重视程度。

后来出现了金花帖子，被视
为“正式版”科举录取通知书。宋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国初，
循唐制，进士登第者，主文以黄花
笺，长五寸许，阔半之，书其姓名，
花押其下，护以大帖，又书姓名於
帖面，而谓之榜帖，当时称为金花
帖子。”“黄花笺”是一种洒金粉的
顶级用笺，用此来书写通知书，可
见珍贵。宋陈继儒《太平清话》卷
四：“ 宋朝吴郡士登科者，始于龚
识 ，其家居昆山黄姑 ，犹藏登第
时金花榜帖，乃用涂金纸，阔三
寸，长四寸许。”到了清代，就出现
了刻板印制的科举通知书了。

在古代，送通知书也比较隆
重，是一种官府行为。各级官府
会安排专人将通知书直接送达学
子家中。报喜人骑上高头大马，
高举旌旗，带上唢呐班子，一路上
鸣炮奏乐，吹吹打打，热闹非凡，

犹如现在男子结婚迎亲一般。如
《儒林外使》描写报榜的情景：“只
听得一片声的锣响，三匹马闯了
来；那三个人下了马，把马栓在茅
草棚上，一片声叫道：‘快请范老
爷出来，恭喜高中了！’”

中秀才举人或者进士及第希
望比较大的人家都会在煎熬中苦
苦等待着喜报的到来。有专人在
门口等候，真是望眼欲穿，一旦报
喜的人到了，即大呼小叫向主人
报喜。报喜是个好差事，衙门里
的公差争破头想干这差事，碰到
大户人家能赏一些红包，也就是

“喜钱”，稍微穷点的人家也能排
上一桌，赏些酒喝。古人收到榜
贴后，一般要把它张贴在厅堂里
最显眼的位置，如同现在上级颁
发的奖状或与领导人合影一般，
让来访的客人进门便能看到，以
此炫耀一番，光宗耀祖。

古时如何送达录取通知书

■刘洵

这张由卡拉扬与里赫特、罗斯
特罗波维奇、奥伊斯特拉赫联袂演
奏的贝多芬三重协奏曲，在今天听
来，最糟糕的是不能令人感动！还
不如一些默默无闻的演奏家，如果
配合默契，总会有一些令人感动的
因素，这样超明星阵容的组合又不
容忽视，也就只好买回长期封存到
CD架上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冷
战期间，能召集到这四位大师在一
起演奏确非易事，我记得奥易斯特
拉赫曾经专门为他们的封面照片
写过一篇感慨文章，主要是讲卡拉
扬一幅“摆酷”的样子，而他们三位
全然不知，还傻乎乎地咧嘴大笑，
实在是有有失面子。言谈之中当
然是不无调侃的意思，不过事后想
来，卡拉扬在前面，全然不知后面

三位白极熊憨态可掬的扬子，君临
天下的卡拉扬在这东西方文化交
汇的历史性时刻，自然是要摆出一
副不可一世的君王相，他没有象指
挥作品的时候那样闭上双目就算
不错了！

卡拉扬的作品我在经过了几
个阶段的反复以后，现如今能够让
我专门聆听了并不太多。另外这
三位俄罗斯大师的作品倒是时常
聆听。像这张CD里他们所表现
的艺术状态实不多见，让我们更多
听到的是拘泥刻板的演奏，少有激
动人心的段落。这说明了什么
呢？说明如果彼此的配合不能达
到水乳交融，明星阵容的组合也实
在帮不了什么忙，这一点是显而易
见的，另外根据那一篇描述多年前
合影的文章，我时常想像他们在合
作演奏作品时候内心的状态，作为

音乐帝国的国王，卡拉扬一如既
往，我就是我。而作为已经名符其
实的三位艺术大师，完全是因为合
作的对象、场合的变迁导致心态的
变异，最终留下来让世人不得不停
聆听，又不愿多听的“经典”版本。
还有一种说法，他们三位受到了卡
拉扬不公正的虐待，导致发挥失
常，要真那样，换了我拒绝演出！
对这样举世瞩目的艺术活动，该具
有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这样的教训对于边缘地区的
边缘艺术家而言，无疑是值得深思
的，边缘的位置原本可以带来特立
独行的风范，是天大的好事情，但
是如果狭隘的、区域性的心态影响
到作品健康的发展就是另一码事
了，记得我曾经与康藏的一位朋友
交流，“小民族主义”对生活在边缘
地区的我们可能危害更大。

边缘身份的敏感重温康定美食

■杨全富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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